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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共兄弟六人，五位叔伯祖
父，我一个都没见过。

对我们这个家族，我知之甚少。小时
候，因父母在泰兴工作，我有几段零碎的
时间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那时，我的家
在臭河边的汪家大巷，后门出去便是汪家
大院和一座高大的建筑——汪氏祠堂。

我对我的祖父这一房有了一点了
解，是从泰兴随母亲到高邮，且是在新巷
口小学读六年级时才慢慢了解的（因为
老要填表）。我知道了祖父的政治身份，
他把汪家大院献给了国家，他是一位开
明绅士，县政协委员。紧随其后的文革
和插队十年，祖父的政治身份便成了我
的政治阴影，把我紧紧地束缚在一张无
形的网里。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宽松，
我的一位堂弟参了军，我知道，绑在身上
的政治桎梏打破了，可我也早已错过许
多机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灌南的两位汪
姓人来高邮，几经周折找到我父亲，是为
续修汪氏族谱之事。他们因在老谱中发
现原族谱中有《起凤公迁高邮氏系图》，
故特至高邮寻访汪氏。他们和我父亲见
面后，商量了续修家谱的体例和细节，并
由高邮汪氏着一人为续谱写序。父亲推
荐由汪曾祺代表高邮汪氏作序，并介绍
了汪曾祺。其时汪曾祺已名声大振，提
起京剧《沙家浜》，无人不晓，多篇小说蜚
声文坛。

趁着这股热度，我请父亲用文字记下
他所知道的汪氏家族的情况。两年后，一
套十册《汪氏族谱》问世。上面系统地展
现了以汪华一支汪氏的变迁，清楚地展现
了以起凤公（八十一世，至我们一代，已是
八十九世）一支来高邮后的变迁。

祖父这辈是八十七世的人。我祖父
行四（生于1896年），名嘉禾，字有谷（瞧
这名字，充满农耕文明），我的父亲以文记
之：“江苏第二农业学校毕业。毕业后自
苏州随父母返乡高邮，曾在小学任教师，
后任高邮蚕桑试验场场长，后任高邮电话
公司经理（属商办股份公司），至抗日战争
开始，从此一直闲居在家。至新中国成
立，他以开明人士被高邮县政协接纳为高
邮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协停止
活动，父亲于1975年底逝世。”

江苏第二农业学校在苏州。祖父的
父亲汪恒（八十六世，我的曾祖父，也即
汪曾祺、汪曾炜的曾祖父），字秉卿，光绪
辛巳年恩贡，五品衔，曾任江苏元和县
（属苏州）训导，及荆溪县（属苏州）训
导。祖父随他父亲在苏州上学，毕业后
又随之返乡。祖父在这所学校里学的什
么专业，似乎觉得与蚕桑有关，一是他在
回家乡后，曾在高邮蚕桑试验场任过职，

二是家里的藏书中，有不少涉及蚕桑类，
应该是当时的教材，为竖版线装本。祖
父随父母返乡后，曾做过小学教师，具体
什么时间什么学校，父亲的文字里未提
及。翟荣明先生《汪曾祺家世补正二三
事》提及“据州志载：民国三年，汪嘉勋的
三弟汪嘉元，从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毕
业；同年，四弟汪嘉禾，从江苏省立农业
学校毕业，民国七年起，先后任高邮蚕桑
试验场副主任、主任。”州志是官方的档
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旧式县州志
是明显带有那个年代那个阶级的政治色
彩的，它所记载的褒与贬的也是那个时
代的代表人物。

祖父的大哥汪嘉言（生于1853年，
字文斋），生子汪乃生，乃生生三子，长子
汪景琦，于浙江大学毕业，曾任中国科学
院水电院研究员；次子景良于南京农学
院毕业，曾任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三子
景文于山东大学毕业，曾任山西省太原
机械学院副教授。

2018年11月，汪景良三女儿汪涛
从福州来到高邮找汪家人，找至我家附
近的一家小商店，老板把她带到我母亲
家，我正在母亲处。她自报家门，说了一
通，也未说清楚。我问她可知道汪曾祺
这个人。汪涛说父亲在世时，她曾问过，
父亲也说不清楚汪曾祺与他有什么关系
（汪乃生与汪菊生为嫡堂兄弟）。我想起
父亲写给我的文字，从手机翻出来给她
看，终于清楚了祖辈、父辈们的关系。看
到祖、父辈的名字，她高兴得跳起来，说
找到了高邮的亲人。

祖父的二哥汪嘉勋（生于1863年，
字铭甫），生三子，长子广生，二子长生，
三子菊生。广生长子曾浚，毕业于湖南
大学矿业系，曾任开滦煤矿总工程师；次
子曾炜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曾任沈
阳军区医院副院长，心血管科主任，文职
上将。

祖父的三哥嘉元，有一女。
祖父弟汪嘉庠，无后。据父亲文字

说“嘉庠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校（北京
大学前身）”，但我查得北京大学的前身
是京师大学堂，而北京工业学校是指京
师高等实业学堂。嘉庠究竟毕业于哪所
学校，怕是说不清了。小时候听祖母说
过这位“五爷”的话，说是五爷患急病去
世时，家里接到聘书，每月大洋多少多
少，家中人更是悲伤。

祖父弟汪嘉善（生于1900年），我的
记忆中，他家的祖屋在汪家大院祠堂旁
边，两进房子，上下客厅，地面铺的四方
地砖，两旁宽敞明亮的房间，上有顶板下
有地板。1949年以前，六祖父就带着家
人去了苏南生活，他本人在苏州电报局
工作，成了自食其力的职员。六祖父生

有六子三女。他的儿子中间，有两个参
军，一个成了军医，一个进了军干校，分
在总后勤部工作。六祖父于壮年时就远
离家乡，也就远离了是非，他的子孙是幸
运的。

祖父的几位兄弟中，许多成年子女
都早早读书离开了家乡，进入社会并多
有建树者，且很少有人再回来过。唯有
二哥嘉勋的三子菊生一直在家乡，享受
着祖产带给他的生活，当然也有着他本
人的精明与孜孜不倦的努力，这就有了
1949年以后巨大的反差。嘉勋的二子
长生无后，由长子广生的二子汪曾炜过
继，因长生夫人喜欢菊生的长子汪曾祺，
就有了二人一同过继给长生，也就有了
汪曾祺笔下的“派继与爱继”之说。汪曾
炜1949年后一直未回家乡，任职沈阳军
区医院期间，曾多次与高邮卫生局领导
有接触，多次为家乡人医治疾患。他的
故事，曾被陈其昌先生多次报道，今已
103岁，仍健在。汪菊生自高邮第二次
解放后，即带家人从镇江回高邮老家，以
后长期在高邮十六联医院（后为城北医
院）任医生。因家有田产、药铺、房产，成
份高，并戴上了“帽子”，成了被专政对
象。菊生是我祖父的侄儿，却与我祖父
是同龄人。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
的时候，两人在街上相遇，却相逢不相
识，形同路人。汪曾祺出了名后，汪曾祺
家成了富矿，家族数代人，被汪研专家们
深耕细作，研得透透彻彻。许多汪研专
家在文章中，对汪菊生多有溢美之辞，说
他聪明伶俐，多才多艺，1931年高邮发
大水期间，多有救人捐物捐款之举，他名
下的药铺在敌伪时期也曾为共产党作过
贡献。当然，这些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
是抵不了财富所带给他的罪过的，菊生
在高邮的后人，也因之受苦不少。

汪曾祺于1991年9月底第三次回
家乡时，曾手书一诗赠予我父亲汪连
生。诗曰“汪家宗族未凋零，奕奕犹存旧
巷名。独羡小爷真淡泊，临河闲读南华
经。应小爷命书 曾祺”。1995年，拆旧
建新，汪家巷汪家大院及汪家祠堂和周
边的一大块地被拆迁（包括了六祖父家
的老宅，汪长生家的老宅），新建了名曰

“汪家小区”的几幢无电梯住宅楼。奕奕
犹存的旧巷没有了，外地的汪家人再来
邮，只能参观气宇轩昂的汪曾祺纪念馆，
顺带着拜访局促一隅在纪念馆旁的汪曾
祺的弟弟、妹妹一家了。

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计
划生育制度的强制推行，许多人丁兴旺
的家族已悄然坍圮凋零，这是无可奈何
的事情。如今，再提这些往事时，真觉得
我们是幸运的。多少年来，和平之树疪
荫着我们，改革开放后，生活有了质的飞
跃，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也让我们能
从容地追思往事，赓续家风。正如汪曾
祺在高邮家谱序中所说：绳其祖武，不坠
家声，清白为人，永葆令誉，各尽所长，以
利於邦国，瞩望来者，其共勉之。

我的祖父和他的几位兄弟
□ 汪泰

喜爱花鸟虫鱼、穿金戴
银，如今只是寻常之事，可在
我少年时代，极易被上纲上
线。

小学四年级时，突然间，
界首小镇上小伢子流行戴一
种塑料玩具手表。对此，班主
任、语文老师周尔照生怕出

“修正主义”，将我与一位女生
（她叫杨跃光，当时她母亲为
供销商店售货员，可以借此查
到手表的产地、价格等来龙去
脉）叫到老师办公室面授机
宜，教导我们“拿起笔杆作刀
枪”，写一张大字报——《这
种手表戴不得！》……

少年的我很害羞，尤其
是与一位女生共同执行任务；
但，师命难违。月黑风高，我
像电影里的一位地下党，只身
闪到镇中心大井旁的阴暗角
落，小心脏扑咚扑咚，俄而，竟
化为鼓点铿锵——“东风吹，
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
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
美帝怕人民……”觑见四下
无人，我怀着“红小兵”小将
的无比勇气，迅速将大字报
贴在大井东侧的宣传栏上，
光荣地完成了老师布置的

“反修”特别行动。（大井，界
首镇一口著名古井，水清洌
甘甜，居民喜在大井汲水洗
衣洗菜，乃小镇舆论中心。）

“其狼子野心何其毒
也！”当时周尔照老师教我们
写批判文章，常用到此句文
言。我们并不知其深意，只
觉摇头晃脑念起来，有点滑
稽、有点好玩，振臂一呼，竟
有莫名的冲动与快感。其
实，小镇的少年对口诛笔伐
硝烟弥漫的文字并无多大兴
趣。有些种子与生俱来，深
埋心底，悄然发芽——没有
鲜花与情歌的岁月，我们久
旱的“花心”竟开出了奇异的
花朵。

首先从一棵菜心开始。
进入腊月，黄芽菜成为小镇
寡淡餐桌的日常。挑一棵紧
实的黄芽菜，一层层剥去青
叶，最后剩下拳头大的鹅黄
菜心。我从碗橱里找来一只
小碟子，倒上清水，滴下几滴
红墨水，将菜心立在这抹红
韵里，然后静待“花”开——
看雪白的瓣尖一天天被染上
颜色，最后，菜心顶端的缝隙
里，终于探出猩红的嫩芽，如
破萼的红梅……小小少年，
心里乐开了花，却无端地、快
乐地来了句：其狼子野心何
其毒也！

花影伴流年。那时，界

首小镇的冬日异常清冷枯
寂，许多花花草草不待寒风
呼啸，早已凋零于荡涤“封资
修”的浪潮中。匪夷所思的
是，小镇少年的寂寞“花事”，
忽在某个寻常的冬日暗流涌
动，花影绰约，争奇斗艳……

商店里向来少人问津的
白蜡烛居然畅销起来，与之
呼应的是，一棵棵“永不凋谢
的蜡梅”，在小镇少年之间兴
奋地手手相传。

这缘起我胞哥的同学曹
志乡。曹志乡家的纸扎店，
在界首镇首屈一指，纸扎的
兔子灯、鱼灯、龙灯、走马灯
等种种灯彩栩栩如生。曹
志乡对裁纸、扎架、糊裱等
精细活耳濡目染，心灵手
巧，很早就成为父母的好帮
手。一日放学后，曹志乡约
我胞哥到他家，说要传授他
刚发明的“蜡梅树”——曹
志乡拿出一根虬曲有姿的
枯树枝，将棉花捻成细条，
一一扎在枝桠凸起处和枝
头，那些地方，是要“开花”
的。曹志乡将几根白蜡烛
融化，添加黄颜料搅匀，用
玻璃试管圆钝的一端，轻轻
蘸进蜡油里，提起时，试管
底部便裹上了一层薄薄的
蜡膜。接着趁热，把蜡膜点
在枝头的棉花上。蜡油一
碰到棉花，稍稍浸开，就凝
成薄薄的花瓣，一朵小小的
蜡梅宛然绽放在枝头。如
此，一遍遍蘸蜡、点花，直至
黄澄澄的花朵，疏密有致地
缀满枝头。（曹志乡界首中学
毕业后，报名参军，后转业至
高邮县粮食局车队，下岗后
自谋职业，创建了“秦朝牛
肉”品牌，深受邮城市民好
评。）

自此，小镇花影迷离。
少年们蠢蠢欲动，拥有一棵
自己亲手制作的“蜡梅花”，
成为小镇少年朴素而可怜的
理想……

“其狼子野心何其毒
也！”余用文言欢呼——一棵
带着我手指余温的“永不凋
谢的蜡梅”，终于在一个寒冷
寂寞的夜晚热烈开放！

荒烟蔓草的岁月，花影
阑珊。那些朴素心意开出的
花，是风霜中伸展的倔强，是
严寒里传递的柔情。无论是
菜心染就的红，还是蜡油凝
成的黄，都已在心田生了根，
不随岁老，不向霜折。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
还有什么能阻挡，一朵花在
心灵深处的盛开呢？

且插梅花醉流年
□ 陈祥

掸尘是过年的习俗，就是家里进行
大扫除，不过这种大扫除与平日的清扫
有所不同，是一次比较彻底、规模比较大
的大扫除，要将整个屋子、家具、被褥等
进行一次清洗。

掸尘一般选在小年前两天，最好是
晴好的天气。当冬日的暖阳洒在农家小
院，母亲一大早便会穿上围裙、套上护袖
来启动掸尘这项浩大的工程。母亲是料
理家务的能手，谁负责掸屋顶的蜘蛛网，
谁负责擦窗户，谁负责打扫犄角旮旯，要
注意什么，甚至要达到什么标准，都安排
得明明白白。我和哥哥一般负责抹桌
子、柜子和擦灯罩，房梁和窗户比较高，
一般由父亲负责，母亲则负责拆洗被子，
分好工，各自行动。

掸尘一般由高及低，先打扫室内屋
顶和墙面，然后再擦窗户和清扫地面。父
亲找来一根长竹竿，将扫帚绑在竹竿上，
用来清理房梁上的蜘蛛网和墙上的灰
尘。这把扫帚是年迈的爷爷用高粱穗编
扎的，结实耐用。由于是老屋，再加上平
时打扫得不彻底，一些角落被蜘蛛织网安
了家，父亲仔细地掸着房梁上的蜘蛛网。
随着父亲有力的挥动，屋顶的灰尘簌簌而
下，在阳光的照射下，如雪花般飞舞。

擦窗是一项颇费工夫的活儿。过去

的老屋都是木格子窗，窗扇小、玻璃格子
多，再加上平时擦得少，玻璃早已被灰尘
沾得模糊不清。先用湿抹布擦，然后再
用干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父亲并没
有厌烦，而是耐心细致地擦拭着每一片
玻璃、每一扇窗户。

我和哥哥将家中的桌椅板凳、锅碗
瓢盆统统搬到院子里，然后找来一只大
木盆，盛满热水，拿起抹布蘸水抹，接着
再一盆接一盆地换水，仔细地擦拭着。
对于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污垢，我们也不
放过，用抹布反复擦拭，直到光洁如新为
止。擦好的凳椅、锅盖啥的，放在阳光下
吹晒。虽然擦拭凳椅只是力所能及的
活，但我们哥俩充满了成就感。

过去农村经常停电，罩子灯家家户
户必备。罩子灯点的时间久了，玻璃罩子
就会被熏得黑黢黢的，点起来灯光就显得
暗淡，因此罩子要经常擦拭。擦玻璃罩子
最好选用报纸，小孩的手比较小，刚好能
掏得进罩子里，粗糙的报纸擦在罩子上

“嚓、嚓”地响。玻璃罩子很薄，稍有不慎

就会磕破玻璃。玻璃碎了倒是小事，手弄
破了麻烦就大了，所以擦拭起来要格外小
心。倘若玻璃罩子擦得不太干净，还需要
用嘴往罩子里哈几口气，这样擦拭过就格
外亮了。灯罩擦好，小哥俩早已成了小花
脸，我们相互望着对方，一个劲地笑。

拆洗被子是耗时间又费体力。过去
的被子都是棉花胎，被面和被里都是用
线与棉花胎勾缝在一起的，先要一根线
一根线地拆开，将被面、被里洗干净晒干
了再勾缝起来。洗完后的床单、被面、被
里晾在绳子上，在阳光下被风吹得鼓鼓
的，像一面面彩色的旗帜，人走近了能闻
到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傍晚时分，母
亲一针一线勾好被子。晚上干净的被子
盖在身上既暖和又舒适，身体就像被阳
光抚摸着似的，被窝里尽是阳光的味道，
当然还裹着那一股浓浓的母爱。

掸尘后，家中的每一个物件都仿佛
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掸尘的忙碌中，
一家人有说有笑。父亲会向我们讲起他
小时候过年的趣事和他的苦难生活，母
亲则念叨着新一年的计划。我和哥哥在
一旁静静地听着，感受着这份浓浓的亲
情和家庭的温暖。掸尘，让家窗明几净，
空气似乎都干净了，也让一家人的心贴
得更紧了。

掸 尘
□ 张传界

儿子问我：“爸爸，快过
年了，您希望给您买点什么
年礼？”我说：“不需要买什么
年礼了，生活很满足，天天都
是过年哩！”儿子又说：“要不
为您买件衣服或保健品什么
的。”我一听，连连摆手：“都不
需要，你的孝心我心领了。”我
继续说道：“过年礼品，我是真
不需要。穿的，衣橱里满满当
当，春夏秋冬季季有多套可换
穿。至于保健品，我不太相
信；一天三顿，有荤有素，吃得
很舒服，营养足够了。”“那，买
点什么好呢。您一不吸烟，二
不喝酒……”儿子显得有些
为难。我一笑了之。

没过几天，儿子下班回
来，兴冲冲地将一快递递给

我，笑着说：“爸爸，给您的年
礼。您看看，喜欢吗？”我接
过来，沉甸甸的，连忙拆开一
看：啊，是四本书！一套全四
册，冯骥才小说集《俗世奇
人》！我又惊又喜，顿时爱不
释手，幸福感满满地涌动在
心头。

我平生最大爱好就是买
书看书，在自己老屋和儿子
新居，都藏有我平时买的许
多书。儿子买书作为年礼，
这年礼还真合吾意，当然开
心地笑纳了。

儿子送我的年礼
□ 陈治文


